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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父子恩仇》

王　　凤 翔

正值新春来临之际，金永强同志手捧他创作的一

摞书稿《父子恩仇》，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一看，这是

一部戏剧作品，六场大型话剧。他告诉我，此作品即

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请我给这部作品作

个序。我着实为难，一是微名不符，二是水平有限，怎

能在巨型作品前面作序呢？但是，我和永强是文友，

又是朋友，朋友之口谕乃为命令，命令就得执行了，

无奈，我利用工作之余，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大约

伏案一个星期的夜晚，两度拜阅戏剧书稿，终于看

罢，颇受教益。

《父子恩仇》是一部追求革命真理的大型悲剧作

品。这是我先后两遍读罢此作品的一个总的认识和体

一部追求革命真理的大型悲剧



会。作品生动地再现了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

湖南南部某县城反对袁世凯妄图称帝的广大爱国青年

的艺术形象；集中地讴歌了男青年伍紫平和女青年艾

丽为不断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解放，而同遭陷

害的一对悲剧典型爱情人物；同时，也无情地鞭挞了

权贵豪绅伍通、张县长以及驻湖南的北洋军的沈旅长

等人的丑恶灵魂。悲剧同喜剧一样，它是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不同方式，将美的艺术展现给广大观众。

诚然，这里所指的悲剧，必须遵循无产阶级党性的创

作原则，其宗旨一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以实现创作题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美学趋

向的多样化。永强同志正是坚持“二为”方向、“双

百”方针，创作出《父子恩仇》这部大型悲剧作品。

无疑，这也是他多年来笔墨生涯的结晶。

我和永强同志交谈时得知，他创作的《父子恩仇》

是虚构和传说的结合，并非来自真实事件。剧中有

个场上人物，全是虚构的，仅有两名幕后人物：袁

世凯和汤芗铭是历史真实人物。可见，虚构和传说的

结合，能够疑炼和升华为艺术作品。正如法国文学史

家和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所指出的：“传说也许是不

甚真实的，不过它常是比历史更有深意的。”永强同

志根据点滴传说，查阅了有关袁世凯妄图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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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可以断

湘军头目汤芗铭滥杀无辜、湘南革命党人极力反对袁

世凯密谋当皇帝等大量书籍和资料，丰富了创作素

材，拟定了创作结构，细腻地刻划了剧中人物。

从作品中看出，故事发生在

定这是一出近代史戏剧。剧中人物的语言特点、着装

打扮、个人理想、政治追求以及生活习俗等。都是符

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史背景的。任何一部作品，都

应该是历史的产物。即使选取的历史事件作为戏剧创

作题材，也仍为历史的产物。作品中的伍紫平、艾丽

在革命党党员葛金伯的教育和影响下，敢于摆脱和冲

破旧势力的束缚，敢于反对和战胜权贵豪绅的压迫，

年“五

敢于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幻梦，就是作者通过作品对革

四”运动尚有命真理的向往。此时，离

四年光景，距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九个寒暑，

马克思主义尚未传进中国。显而易见，作品中的革命

党人是受孙中山先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去追

求革命真理的。作者写的是历史，目的是启发今人回

顾历史，缅怀先人，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

国现代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

人民的戏剧作者，这里当然包含永强同志，是现

代人的代表。现代人如果采取戏剧创作形式，以历史

题材想还原于本性与自然，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只不过



是一场梦，是一场追求真理的幻梦。尽管追求这场幻

梦，达不到现实的目的，也要不屈不挠地去做那根本

做不到的事情。因为那超脱后的生存状态太迷人了，没

有人肯放弃对它的追求。于是，人们便有了丰富的想

象力，去描绘那具有无限活力的历史生活。戏剧为人类

在现实与幻想的彼岸架起了一座桥梁。历史和现实一

直是剧作家做为选择戏剧题材的两个对象，平凡得让

人遗忘了它们的存在，然而正是平凡才孕育着不平凡。

选择历史材料作为戏剧创作的素材来源，同选择现

实材料一样，都是激发人们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现实

生活，以增强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对未来的希

望和寄托。这样，人类生命才有了活力，平淡无奇的

生活才有了永恒。而且，这种追求将无休无止、无穷无

尽。不难看出，永强同志正是为了这种追求，才将自

己的心血泼洒在《父子恩仇》大作之上的。

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

“言词”、“歌曲”与“思想”等六个成份。在这

六个成份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

为悲剧所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

或不幸。观阅《父子恩仇》后，之所以令人感叹和震

动，就在于作者注重艺术的目的，合理地安排布局，

巧妙地组织情节，精心地设计细节。在这部大型悲剧



枪没响，他扔掉手枪，抄起地上的

中，革命党党员葛金伯，竟然是阴险权贵伍通家的大

管家；伍紫平虽然受到其父伍通的无限抚爱，但他反

其道而行之，秘密地追随葛金伯，追求正义和真理；

伍紫平懂得世间道理后，起初想去长沙湘军从戎，以

便寻找机会，行刺罪大恶极的督军汤芗铭，但是其父

伍通坚决不应，后来伍通经同驻湖南的北洋军的沈旅

长商议后，却主动督促伍紫平赴长沙投奔汤芗铭处；

伍紫平行刺汤芗铭未遂，只好逃出军营，回到家乡，

他刚一走进家中，看到合家上下正在大办喜事，原来

是父亲伍通迎娶了自己的未婚妻艾丽，他，惊呆了；

艾丽在新婚之夜又恼又恨，又羞又气，她手持伍紫平

给她的定情之物，即一把锋利的小刀，将踏入新房的伍

通刺伤；经葛金伯道破真情，伍紫平方知伍通并非自

己的父亲，乃是杀害生身之父、糟蹋亲生母亲的罪魁

走，

祸手；伍紫平本想杀死伍通，搭救艾丽，尔后一起逃

但是伍通拿起手杖剑刺死艾丽，伍紫平甩动手

枪，子弹击中了伍通握剑的右手。伍通手中剑落地，

伍紫平再次举枪，

手杖剑，狠狠地刺进了伍通的心脏；伍紫平正摇晃着

艾丽的身子，见毫无反应，处于痛不欲生之时，沈旅

长带着荷枪实弹的一群士兵冲进屋内，将他团团围

住，他悲愤之极，将剑刃对准了自己的脖子，用力一



抹，倒在艾丽尸体旁边⋯⋯等等，情节连情节，一环

扣一环，起伏又迭宕，环环扣心弦。这些，足以将给予

读者和观众撼动心魄的力度和新鲜清新而异样的感

受。我想，这种强烈的锤击，一定会震醒麻木人的

心，更能激发那些易受艺术感染的人的情感和魂魄。

因此，“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

格则占第二位。”这里，我不再赘述悲剧的其它五要

素，仅述“情节”于此。

如何将戏剧情节揭示得更逼真、更感人，更有美

学价值，更有艺术价值，一个重要的创作手段就是处

理好集中和激变。集中与激变应该浑为一体。因为戏

剧的实质是“激变”。《父子恩仇》的作者恰恰注意

使用这个既平常而又难以掌握的艺术手段。上段列举

的若干情节，相互之间的“起承转合”，作者多以使

用“激变”手法，达到急剧惊人的变化的目的。伍紫

平是一个内向、正义的青年，又是一个忠厚、孝顺的

儿子，他对待父亲从伏首贴耳、到敢于讲话，直至发

展到决斗，抢抓起手杖剑刺死对方。这个事件，这个

情节，是那么明显地富于戏剧性。然而，戏剧性的激

变，总是自然地通过一连串较小的激变而发展，并且

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含有能激动人的情绪的东

西，同时还含有生动的人物性格表现在内。艾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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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贤慧温柔的刚毅多思的女性。作者塑造了这位处于

二十年代兵荒马乱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起初，对伍通

这个豪绅权贵敬而远之，心有余悸，发展到敢于

用伍紫平送给她的定情小刀行刺仇敌，其间，有一系

列情节的铺垫，很自然地以一种可以说是情感激变的

“上升曲线”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将戏剧逐渐推向

高潮。看后，使人随着戏剧若干较小的激变的发展，

动之以情，愤之以怒。

综上所述，悲剧行动的真正内容，是由存在于人

的愿望之中的一些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所提供

的。这些力量决定悲剧人物追求的各种目的。悲剧的

真正作用，既是引起和净化恐惧与怜悯，又是激发人

们奋进向上与追求正义。统观《父子恩仇》，无论是

思想价值也好，艺术价值也好，或者说适合现代的审

美趋向也好，我总会对之秋波流盼，感慨不己。诚

然，此作品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与本序论题无关，

故不再拖续。最后，希望永强同志在今后的工作和生

活实践中，力耕文坛，再接再励，争取写出更好更美

的戏剧作品，以谢党和人民。

月年 日于秦皇岛市



我决不会建议一位作者选取和他处于同时期的现

代事件作为悲剧的题材。如果这件事就发生在他打算

在那儿演出他的悲剧的那个国家，我也不会建议他把

大多数观众都已经很熟悉的角色放到剧台上去。我们

看待悲剧人物应当用和我们平时看周围普通人物不同

的另一种眼光。可以说，剧中人物离我们愈远，我

们对他们也愈是尊敬。地点的遥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时间的过分接近。我敢说人们对千年以前和千里

之外发生的事情，是几乎不加任何区别的。

让 拉辛



伍 通

艾 丽

子

人 物

恩

表

二十一岁，长得英俊漂亮。易冲动，富感

愿，

情。初时在家读书。后来顺从父亲的意

被沈旅长推荐参加了湘军。他思想比

较解放。是二十年代比较进步和有正义感

的青年。

五十二岁，系伍紫平之父。是当地的权

贵，阴险狠毒，为了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择

手段。

近二十岁，伍紫平未婚妻，后为伍通强娶

为妻，是当时比较解放、又比较注重名誉

的女性。她性情内柔外刚，面对现实能有

自己的见解。

伍紫平

仇

六场话剧

父



葛金伯

沈旅长

葛 松

艾明德

艾 母

张县长

兰 芝

陈 亮

六十八九岁，伍紫平家的管家，原名林丙

全，革命党党员，也是湘南革命党负责人

之一。早年参加过捻军起义，性格机智稳

重。

年近五十岁，本名沈廷贵。驻湖南的北洋

军旅长。葛金伯早年的养子。葛松的生身

父亲，生性无情，工于心计。他的特殊标记

是左脸上有一条上偏中、下偏左倾斜而下

的伤疤。那是一条刀痕，左眼也是瞎的。

二十六岁，葛金伯的外孙，沈旅长之子，

人很正直，待人亦忠诚。

五十三四岁，艾丽的父亲，性格懦弱，少

主见，爱钱财，浑身充满了小人气质。

五十岁左右，艾明德的妻子，艾丽的母

亲，心地善良，为人和气，缺点是性格比

较软弱。

四十多岁，当地县长，是个善于媚上欺下

的家伙，很能左右逢源，见风使舵。

二十四五岁，伍紫平家的女佣人，心地善

良。

三十二三岁，革命党联络员，意志坚强，

具有勇于献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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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物：

伍紫平家的仆人，男，四十来岁。

沈旅长亲兵，男，二十五六岁。

张县长听差，男，三十多岁。

男女贺客若干人，均在四五十岁之间。

士兵四名，全在二三十岁之间。

时间：一九一五年

地点：湖南南部某县城。



第 场一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天。

〔地点：伍通家院内。

〔台景：舞台的左上方是西边房的一角，右

边是正房，房屋全是青砖小瓦的建筑，两个

房子之间有一道砖墙相连，前面是一片庭院。

从台下看，正房的左半部和屋门暴露在舞台

上，余部则隐没于台幕中，离左面边房不远

处有一棵粗大的榕树，绿叶成荫，好似巨伞

遮住了大半个庭院，树下靠着树干的地方，

有一张用岩石做的条桌和两个石凳。

〔幕起：伍通拄着手杖来回地踱着步子。他

身体健壮，却总是习惯地拿着根手杖，而且

这根手杖由始至终没离开他的手。

葛金伯、伍家的老管家和一名仆人恭敬



伍紫平

伍 通

伍 通

葛金伯

伍 通

伍紫平

伍 通

伍紫平

地在一旁站着。

（停下脚步，似有点不耐烦地问葛金伯）葛

金伯，紫平怎么还没有出来？

（很恭敬地样子）老爷不是叫少爷去换衣服

吗，他正在屋里换呢，大概快了。

（语气好似有点儿生气）咋这么慢！去唤他

一声，叫他快点。

〔葛金伯答应一声，示意仆人去叫伍紫平，

仆人刚欲举步，伍紫平已大步地从正房里走

了出来。

（已经听到了父亲叫人去喊他的话，所以他

一边穿着上衣向外走一边说）不用叫，我来

了。（走到伍通跟前）父亲，您匆忙地要我

换上这身衣服，到底要去干嘛？

（上下打量着儿子的衣着，严肃的脸逐渐转

变为温和，满意地点点头）今天是张县长五姨

太的生日，张县长请我们到他家去喝两盅。

（眉头一蹙）去喝酒？（露出不愿意的样

子）不，我不去。

（收起笑脸）你怎么不去？

（不高兴地）我不愿意看那个刁妇。她是出

名的坏女人，不，她简直是个妖精⋯⋯



伍 通

伍紫平

伍 通

伍紫平

伍 通

（严厉地打断儿子的话，并带有训斥的语

气）住口！不许你再乱说，小小年纪，你懂

得什么。（来回走了几步后，望着儿子，语

气也变得温和了）紫平，你知道我为什么带

你去赴宴？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得听话。（又亲切又有教导的口

气）你要明白，我带你去赴宴不单是带你去

给张县长的五姨太贺喜，也不是为了吃吃喝

喝，我是在教你做人。紫平，你不是曾经和

我说过想到外面去闯荡吗？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让你去？就是因为你不懂得为人处事的规

矩。不知哪些人应该接触、应该靠近；哪些

人应该提防，应该疏远。

（边扣着衣服的钮扣边嘟哝道）我真不明白

您的意思。父亲，天下好人很多，我们接近

谁不好，为什么要单单接近张县长的五姨

太。再说，您和张县长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微然一笑）你真是个孩子，不懂得人际关

系的复杂，正因为她是张县长的五姨太，咱

们才去祝贺她的生日。要知道，她虽然是个

女人，但她却能操纵男人。你可知道，在人世



伍紫平

伍紫平

伍 通

伍 通

伍紫平

间，什么人的话对那些当官的最能发挥作用？

（不解地摇摇头）我不知道。

（亲热地）你还小，当然不知道，听我告诉

你，对当官的人来讲，最能发挥作用的人是

那个当官的所喜欢的女人。尤其是一个女人

躺在枕头上讲的话对一个男人来讲就象是一

道不可违背的圣旨。

（思考地）照您的意思，我们去给五姨太贺

喜完全是为了和张县长的关系？

（满意地点下头）你很聪明，我的孩子！

（不理解地微蹙着眉头）我真不理解，父

亲，咱们有钱又有势，什么也不缺，为啥还

去巴结那个张县长？

这正是你愚笨的地方。（一边用手帕擦拭着心

爱的手杖一边解释）你说得不错，我们是有钱

有势，但我们毕竟是地头蛇，俗语虽有强龙难

压地头蛇一说，但强龙和地头蛇要是弄得不

好，就会有一方倒楣或者两败俱伤。反过

来，如果两者合手，那就是风云聚会，龙蛇

共舞，对双方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掏出怀

表看了看说）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吧。（对葛金伯道）葛金伯，如果有人来，

伍 通



葛金伯

兰 芝

上的伤，摇摇晃晃地走近了大树。

就说我们到张县长家去了。

知道了，老爷。

〔伍通、伍紫平、仆人下。葛金伯进屋。静场。

〔外面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是一

阵“抓革命党”和“别让革命党跑了”的呐

喊声，喊声越来越大，由远而近。

〔陈亮从墙外探进头来张望，见院内没人，

跳了进来，而且摔倒了。但他立刻挣扎着站了

起来。只见他一身血迹，一手握着匕首，一

手捂盖着胸

从他浑身的血迹和面部的痛苦来看，他受的

伤是很重的，他吃力地来到树下，靠在树干

上呼呼地喘着气。

兰芝上，当她走近树下发现了陈亮时，

吓得她发出一声惊叫，慌忙地向屋里跑去。

葛金伯正好从屋里出来，几乎被兰芝撞

倒。

（诧异地拦住兰芝）你怎么了，兰芝？

（哆嗦地指着陈亮）有，有人！　　他还，还

拿，拿着刀，刀子⋯⋯

（仔细看了看，吃了一惊，对兰芝道）不要

怕，兰芝，他不是坏人，你到前面去，有人

葛金伯

葛金伯


